
美国政治与社会

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不平等

魏南枝　常　夷＊

【内容提要】　美国的人口正在朝低生育率、老龄化、族群

多样化和家庭结构多元化等趋势发展，并且东西海岸地区较之

于内陆地区更具有种族和族裔的多元性。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未

能对近年来美国经济结构所发生的 “劳资关系”失衡性变化进

行有效纠偏，从种族、收入、财富、机会等多个角度分析，美

国社会的不平等性仍处于加剧进程之中，中产阶级规模趋于萎

缩。人口结构的变化与社会不平等加剧交织在一起，正在改变

美国的社会结构，构成了当前美国各种社会冲突和分裂的基础，

也推动了美国政治对立的加剧，并对美国外交 “内向化”走向

形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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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不平等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分析，“平等主义是一种民族道德准则，

或者更准确地讲，平等思想的产生是导致美国从分散的殖民地变成一个统一的

国家，并最终导致平等主义成为全民族信条的主要因素之一”①。２１世纪的今

天，美国的人口趋势正在朝低生育率、老龄化、族群多样化和家庭结构多元化

等方向发展，已经与建国之初的美国人口结构大不相同。并且，由于深受全球

化、技术革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社会不

平等正在日益加剧，被帕特南视为即将 “走向两个美国”②。纵然如此，绝大部

分美国人仍然同意如下原则：“在美国每个人都应当有获得成功的平等机会。”③

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经济在数字表现上处于复苏之中，但经济复苏并未

带来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改善，种族冲突和文化认同冲突等多种社会冲突都在

加剧。这些冲突和危机本质上都是不同群体对稀缺资源的争夺，特别是在人口

结构性变化之下，如何分配社会稀缺资源所反映的平等与不平等的伦理判断具

有诸多不确定性，使社会不平等成为当前美国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不但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政治对立，也影响着美国外交的走向。

一、人口结构的变化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美国的总人口数达

到３．２６亿左右，是世界人口第三大国。自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６０年期间的美国人口变

化呈现低生育率、老龄化和族群多样性变化 （“从几乎是白色婴儿潮文化到全球

化多民族国家的转型”）三个要素相结合的特点。此外，美国单亲家庭比例急

剧上升、宗教人口构成变化，以及东西海岸地区的人口较之于内陆地区更具有

种族和族裔多元性等因素正在改变美国的人口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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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增长缓慢

尽管美国的生育率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不算太低，据统计，２０１６年美国生

育率为平均每个妇女生育１．８２个孩子，但仍低于生育率２．１的世代更替水平，

并且各年龄组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都在呈下降趋势。①由于美国的传统主体族

群———欧洲裔白人的生育率低于少数族裔，导致美国 “土生人口”（ｎａｔｉｖｅ　ｂｏｒｎ）

出生率持续下降，为了保证劳动人口规模不萎缩需要引入移民，到２０６０年将有

１８．８％的美国人是 “外国出生人口”（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ｏｒｎ）。

根据２０１５年发布的 《当前人口报告：２０１４年》（简称 《人口报告》）预测，

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６０年期间美国新出生人口的母亲，按照其出生地进行区分，２０．３％

为 “外国出生人口”，７９．７％为 “土生人口”。从中长期看，约束经济增速的主要

威胁来自人口的缓慢增长， “土生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不利于美国经济迅速复

苏，因此为了解决人口萎缩的问题，需要有 “外国出生人口”的持续增长，也

即需要有６　４１０万新移民进入才能保证美国总人口的基本稳定增长。②

　　（二）“婴儿潮”一代退休导致的人口老龄化

随着 “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年龄，到２０３０年２０％左右的美国人口将是６５

周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数字在２０６０年将达到２４％。１８周岁以下年龄组占人口

总数的比重在持续下降，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６０年间，美国１８周岁以下的人群占人口

总比将从２３％下降到２０％，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从６２％下降到５７％，６５周岁

以上的老年人将从４　６００万翻番为９　８００万。尽管没有西欧和日本严重，美国亦

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且与 “土生人口”相比，这一问题在 “外国出生人

口”群体中更为突出。

美国在未来四十年里的人口出生率将会持续缓慢下降，而移民的增长也因

种种因素陷入相对停滞。无论是从产出要素、还是从需求方面来说，人口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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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上升和劳动年龄人口数的下降都会对美国经济增长构成消极因素，也不利

于增强美国的社会活力。此外，“外国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比 “土生人口”更

严重的问题，成为特朗普政府着力反对链式移民的主要依据，认为占据美国移

民绝对主体的链式移民不但消耗联邦财政资源，还有半数以上移民家庭依赖联

邦和各地福利项目。①

　　（三）各族群生育率差异导致的族群多样性变化

美国人口的种族与族裔多样性处于进一步多元进程之中：通过对美国２０００

年和２０１０年两次人口普查结果可以发现，在这１０年里，欧洲裔白人的人口净

增长仅为２００万人左右，增长率接近１．２％；而同期少数族裔人口净增长２　５００

万人口，其中拉美裔白人 （主要是墨西哥人）增长了１　５２０万人左右，增长率达

４３％；亚裔增长了４４０万人，增长率达４３．３％；而黑人增长了１２．３％。欧洲裔

白人占全国人口比重持续下降，２０１０年少数族裔人口已经占全国人口的３６．３％，

而２０００年少数族裔人口仅占３０．９％。②

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美国社会调查，名列美国人五大血统的有：德国裔

（１４．７％）、非洲裔 （１２．３％）、墨西哥裔 （１０．９％）、爱尔兰裔 （１０．６％）和英

国裔 （７．８％），即欧洲裔白人仍占据人口多数。③然而，从单一族群的对比来看，

到２０６０年欧洲裔白人所占人口比重将仅为三成多，并将于２０４４年从多数族群

变为 “主要的少数族群”。未来人口增长最快的三个族群分别为：多族裔、亚裔

和拉美裔，其中拉美裔到２０６０年将占据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此外，１８周岁

以下的人口变化现状及趋势表明，欧洲裔白人在这一年龄组的现有比例 （５２％）

和未来趋势 （２０６０年为３５．６％）都很低，也就是说，在这一年龄组，美国的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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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裔白人孩子已经接近成为 “主要的少数族群”。①

即使排除移民因素，美国 “土生人口”的各族群生育率差异将导致欧洲裔

白人在未来的人口结构中不占主体族群优势。对于一个由欧洲白人首先建立政

府，经历持续种族斗争，甚至近两年还爆发种族冲突和激烈的限制移民争论的

国家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这说明，尽管欧洲裔白人仍将是最

大的单一族群，但美国将处于没有任一族群超过总人口半数的多元人口结构之

中。

　　（四）人口结构和宗教信仰变化导致的宗教人口构成转型

信仰基督教的欧洲裔白人曾经是美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宗教群体，但是，

随着移民的大量进入和美国人口结构的日益多元化，美国的宗教人口构成在过

去二十多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白人基督徒已经只在不到半数的州占据人口多

数，且普遍存在基督徒老龄化问题。

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发布的 《变化中的美国宗教身份》报告显示，２０１６年

信仰基督教的欧洲裔白人已经仅占总人口数的４３％，其中信仰新教的仅占

３０％，而福音派新教徒比重已经降至１７％、圣公会教徒比重降至１３％、天主教

教徒比重降至１１％；非基督教 （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的信众

比重有所上升 （人数仍低于１０％），但伊斯兰教 （４２％）、印度教 （３６％）和佛

教 （３５％）的信众为３０岁以下的年轻人；大约三分之一的自称没有宗教归属的

美国人是３０岁以下的年轻人，与此相反的是老年美国人中信仰基督教的比例更

高；５２％的３０岁以下天主教教徒为拉美裔白人，而信仰天主教的欧洲裔白人比

重从２５年前的８７％降至５５％；有２０个州的人口以没有宗教归属的美国人为主

体，而接近半数的ＬＧＢＴ② 美国人属于没有宗教归属的美国人；仅有２９％的美

国民主党人是基督教欧洲裔白人，而福音派新教徒仍是美国共和党的主导性宗

教力量 （３５％的共和党人自称为福音派新教徒、而７３％的共和党人加入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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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白人宗教群体）。①

　　（五）传统家庭比重萎缩导致的家庭形态多元化

根据劳工部的劳动参与率统计，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妇女大都在结婚后生育孩

子，今天大约有四成的妇女选择单身或与同居者生活期间生育，不但导致妇女

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上升和妇女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而且导致美国家庭形式

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②而近年来的美国社会调查显示，美国传统的双亲家庭的

比重由于离婚率、再婚率和同居率的上升而持续下降，已经从１９６０年的占比为

７３％降至２０１４年的４６％。与美国亚裔妇女长期保持低生育率和欧洲裔白人妇女

的生育率自 “婴儿潮”之后迅速萎缩相反的是，近二三十年涌入美国的拉美裔

移民妇女保持了高生育率。美国单亲母亲的比重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５％左右迅

速攀升、在２００７年前后达到最高值（５１．８％），２０１６年降至３９．７％的水平，但黑

人单亲母亲占比为６９．７％、拉美裔为５２．５％、欧洲裔白人为２８．４％、亚裔为

１２％。③近年来的新特点是，生育非婚生子女的主体不再是单亲母亲，而是处于

同居状态的母亲。并且，受教育程度较高 （获得学士学位）的父母保持传统双

亲家庭的比重越高，对子女的教育重视程度越高。④

美国家庭形态的变化使得当今美国社会不再有主导性的家庭结构模式，而

单亲家庭比重的居高不下以及其背后存在的族群和阶层差异等，导致美国存在

严重的儿童贫困率问题，大约有１　５００万美国儿童 （占儿童总人数的２１％）生

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的穷困家庭之中⑤，甚至根据 《２０１７年美国教育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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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公立小学和中学仍有２．５％的学生无家可归。①

　　（六）各族群分布变化所形成的地区差异性

自２０世纪末开始，美国的种族和族裔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大都市和东西海岸

地区，而是通过美国国内少数族裔的迁徙和国际移民的大量进入逐渐向广大乡

村地区延伸，将曾经是欧洲裔白人占据绝对主导的地方逐渐改变为多元群体混

居区域。其结果是，大约有１　０００多个城镇、１００多个县、４个州 （加利福尼亚

州、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夏威夷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成为没有主体族群

的地区；而缅因州、佛蒙特州、西弗吉尼亚州和新罕布什尔州是多元化程度最

低的四个州。②

与上述种族和族裔多元化程度差异性同时存在的是美国地区差距的日益扩

大，以２０１５年度的各地区贫困率为例，密西西比州的贫困率高达２２％，亚拉巴

马州、阿肯色州、肯塔基州等贫困率居高不下，呈现东西两侧海岸线地区整体

富裕、内陆和北部地区偏贫穷，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地区整体富裕、传统工业

区和农业区偏贫穷的格局。③

上述 “土生人口”与 “外国出生人口”的不同发展趋势、人口老龄化、欧

洲裔白人主体地位的逐渐丧失、族群结构失去主体族群的趋势、家庭结构变化

和族群地区分布差异性等因素彼此融合，导致了美国人口特征的结构性变化，

对美国的经济、政治生活及其身份认同感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尽管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年轻群体构成了未来美国人口结构的基础，但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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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不平等

美国社会仍是一个欧洲裔白人主导的社会，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性客观存在甚

至在某些方面趋于恶化。同时，各族群内部的贫富悬殊不断扩大，阶层矛盾已

经难于被族群矛盾所掩盖，而是与族群矛盾纠缠在一起。并且，从收入、财富、

机会等的不平等性等多个方面判断，美国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固化等问题不断凸

显，构成了美国社会分裂问题日益严重的基础性原因。

　　（一）族群之间的不平等性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美国普遍性的社会不平等开始加剧，但不同族群陷入

社会固化和下行社会流动等陷阱的时间段不同：例如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较大比例的黑人工人阶级就因产业空心化等遭受劳动力市场排斥，而欧洲裔白

人工人阶级迟至２１世纪初才从曾经 “比较容易地上升到较高的社会阶梯”①变成

了和黑人、拉美裔和中低层移民一样深受阶层固化之苦。

２１世纪以来，美国各族群之间和族群内部获得教育、健康和居住等基本资

源的机会不平等性持续扩大，例如２００７年美国每十万人有７６７人被监禁，与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相比增长了７倍；美国黑人仅占全国人口的１２％—１３％，但在监狱

人口中黑人却占将近４０％，其中２０周岁到３９周岁之间的黑人高中肄业生的三分之

一被监禁，而同年龄段同类型欧洲裔白人的监禁率为１３％。②不同族群之间工作机

会的数量和质量差异明显，例如劳工部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美国的官方失业

率为４．１％，而黑人为６．８％，高于平均数２．７个百分点。③２０１６年全年平均失业率

为４．９％，亚裔为３．６％、欧洲裔白人为４．３％、拉美裔为５．８％、黑人为８．４％；

２０１６年劳动参与率最低的是黑人 （６１．６％），白人为６２．９％、亚裔为６３．２％、拉美裔为

６５．８％。④不同种族在就业方面的差异性取决于诸多因素，例如受教育程度、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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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１８８６年２月），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２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９月第１版，第２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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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工作地点、就业歧视程度等。

在相同的教育背景和资历的情况下，不同族群之间的劳工薪资差距也较明

显，拉美裔和黑人的平均收入大幅低于欧洲裔白人与亚裔；从贫困率进行比较，

拉美裔美国人和黑人都远高于欧洲裔白人和亚裔，凸显出族群不平等所造成的

集中贫困问题的严重性。①２０１３年欧洲裔白人家庭财富中位数是黑人家庭财富中

位数的１３倍、是拉美裔家庭财富中位数的１０倍，而在２００８年分别为８倍与９

倍，表明不同族群之间的家庭财富的差距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

之后迅速扩大。②并且，过去三十年里，欧洲裔白人家庭的财富增长速度是拉美

裔家庭的１．２倍左右、是黑人家庭的３倍左右。③

　　（二）族群内部的不平等性

２０１７年９月公布的 《美国收入和贫穷报告：２０１６年》 （以下简称 《收入报

告》）显示，各族群内部的阶层差距在持续扩大，被经济全球化逐渐 “拉平”

的是各族群中底层民众的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与财富状况。④也就是说，同一族

群内部贫富两极分化在加剧，具体表现为欧洲裔白人、亚裔、拉美裔和黑人中

有钱的更有钱，而同族群穷人却每况愈下。⑤

根据该 《收入报告》，２０１６年度美国的贫困率为１２．７％，仍比２０００年高出

１．４个百分点。其中欧洲裔白人的贫困率为８．８％，低于其他族群，但由于其人

口基础大，有１　７３０万欧洲裔白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这批贫困人口主要是美国传

统白人工人阶级，并且主要分布在传统工业区，也就是现在被称为 “铁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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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俄亥俄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

亚裔的贫困率为１０．１％，有１９０万亚裔处于贫困线以下。亚裔在该年度的

家庭收入中位数是各族群中最高的 （８１　５００美元），高于欧洲裔白人 （６５　０４１美

元），但是亚裔的贫困率却高于欧洲裔白人，说明亚裔内部的贫富悬殊程度高于

欧洲裔白人。拉美裔美国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为４７　６７５美元、贫困率是１９．４％，

有１　１１０万拉美裔处于贫困线以下；而黑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为３９　４９０美元、贫

困率为２２％，有９２０万黑人处于贫困线以下。

从上述数据分析可知，尽管欧洲裔白人的贫困率是各单一族群中最低的，

但其一方面处于族群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之中，另一方面相对于最高峰值，其

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仍处于下降趋势之中，因而该族群特别是中下阶层对本轮

美国经济复苏未能保护其利益的不满情绪增强。拉美裔美国人与黑人的家庭收

入水平显著低于亚裔与欧洲裔白人：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不仅最高峰值显著低

于后者，而且还远低于所有族群的平均值；并且贫困率高达亚裔与欧洲裔白人

的两倍，①导致拉美裔美国人与黑人对种族不平等的不满情绪上升。

　　（三）收入的不平等性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１０月间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美国收入差距

的公告和文章。其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３年间，美国人的平均收入上升了

４％，但是实际家庭收入中位值下降了５％，也就是相当部分美国人的收入被平

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美国家庭财政变化》认为，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间，收入最底层的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在持续下降，处于４０％—

９０％之间的美国中产阶层的收入上涨幅度微乎其微，而只有最上层的１０％的

美国家庭的收入迅速上升———也就是说，收入底层的９０％的美国人收入有所

下降，越是低收入阶层下降得越厉害；与此同时，顶层１０％的人群收入有所

增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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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Ｌ．Ｓｅｍｅｇａ，Ｋａｙｌａ　Ｒ．Ｆｏｎｔｅｎｏｔ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Ａ．Ｋｏｌｌａｒ，“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２０１６，”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Ｄ．Ｂｏｂｏ，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ｎ　Ｒａｃｉａｌ　Ａｔｔｉ－
ｔｕｄｅｓ，”ｉｎ　Ｐｅｒｔｅｒ　Ｖ．Ｍａｒｓｄｅｎ （ｅｄ．），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Ｊｅｓｓｅ　Ｂｒｉｃｋｅｒ，ｅｔ　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Ｕ．Ｓ．Ｆａｍｉｌｙ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Ｓｅｐ．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００，Ｎｏ．４，ｐｐ．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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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分析，美国收入顶层１％的人群占

总收入的比重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其他七国集团国家差不多；但是自１９８７年开

始该比重迅速增长，由１９７０年的８％上升到了２０１５年的１８．３９％，包括资本收

益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更是高达２２．０３％。此外，收入顶层１％的人群所得到

的包括资本收益的平均收入为１３６．３９７　７万美元，而收入顶层０．０１％的人群所得

到的包括资本收益的平均收入高达３　１６１．６４３　１万美元。①对比２０１５年美国公布

的联邦贫困线标准为２个人的家庭收入须在１５　９３０美元以下，可见美国在收入

层面的贫富悬殊已经非常巨大。《世界不平均报告２０１８》发现，自２０００年以来

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显著下滑，资本收入在美国高收入人群总收入中所占

份额迅速上升，而美国的所得税累进性却大幅下降，导致美国个人收入差距水

平扩大。②也就是说，当前资本收益率远高于劳动收益率，这就进一步恶化了财

富层面的不平等性。

　　（四）财富的不平等性

根据美联储的系列报告，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３年间，美国只有财富顶层的前３％

的人群保持财富增长，剩下来的９７％的人群财富都在缩水，其中财富底层的

９０％的人群自２００４年以来一直呈财富缩水态势，财富顶层３％—１０％之间的人

群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呈财富缩水态势。最富有的３％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在２０１０

年占据财富总量的６１％，而到２０１３年已经攀升到６３％。奥巴马时期通过强制

提高最富有阶层的税率，维持收入差距不至于大幅恶化，但并未在根本上改变

收入差距和财富分配差距持续恶化的趋势。③也就是说，收入不平等在财富分配

方面体现出 “雪球效应”：大部分收入被最高收入群体所赚取，这些人将收入所

得进行投资或储蓄继而获得更大的资本收益，反过来进一步加剧财富集中。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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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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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机会的不平等性

美国目前不断恶化的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共同造成了机会不平等现象

的加剧。大量美国人，特别是拉美裔和黑人等，由于其所处环境而束缚了其创

造力和劳动参与能力：例如美国的教育存在诸多不平等，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

对子女获得成功的机会具有很大影响；又如美国的司法和执法领域存在严重的

种族歧视，１９８４年美国各州和联邦的囚犯主要是白人，而到了２０１４年６５％的

被宣判的囚犯都是少数族裔，以罚款、保释等形式为代表的财产性处罚更使得

受罚者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接受何种刑罚方式具有关键性意义；再如

妇女在劳动力市场遭遇就业、工资等种种歧视。

按照 “边际生产力理论”，高收入者往往与更高的生产力、对社会有更大贡

献联系在一起，一定程度的贫富悬殊能够促进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提高整体社

会生活水平。但是，如果这种贫富悬殊与个人的努力无关，而是植根于机会不

平等性，这就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都造成损害。①机会不公平性的增强与社会

流动性降低是密切相关的，具体表现为工人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自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趋于下降：在更换雇主、变更职位和行业等方面的频率和能力都在萎

缩；１９８５年以来，新企业进入率整体趋向萎缩；工作跳槽所能获得的受益幅度

在下降；职业注册率在上升，导致需注册职位的人员跨州流动性受到制度性阻

碍……上述现象表明，劳动力市场所能够提供的流动性下降导致通过个人努力

工作改变命运的概率下降，也就是机会不公平性在增强。②

三、共同产生的多重影响

由于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处于一个 “多数族群变少数族群”和 “少数族群变

多数族群”互为因果的转型期，而多个维度的社会不平等情况正在加剧。即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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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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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裔白人的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由占美国总人口的绝对多数变为 “主要的少数

族群”，而各少数族群人口数之和从占美国总人口的少数增长为占六成多———二

者同时发生作用的结果是美国人口结构的多样性和不再有主体族群。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浪潮之下，美国的经济结构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发

生了根本性变化：产业空心化导致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走弱，高科技产业和金

融业等第三产业发达所形成的金融—实体结构畸形化，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高达８０％，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淘汰了大量学历低、靠体力劳动维

持生计的工人，技术工人和低层次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大，带来低层

次劳动力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和首次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扩大。其结果是中产阶

级规模趋于萎缩，从家庭数量分析，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比重已经从１９７１年的

６１％萎缩为２０１５年的略低于５０％，已经不再占据社会经济结构的主体。美国向

来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 “橄榄型”社会结构著称，而今美国社会结构的 “金字

塔化”对美国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及其身份认同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既构成不同形式的社会冲突与分裂的来源，也因此加重了不同层次的政治对立，

并推动了美国当下的外交转向。

　　（一）社会分裂

与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没有 “土生

文化”而是以移民文化为主的国家，其文化基础很大程度受到文化背景不同的

移民及其所形成的不同种族构成和族群人口规模的影响。在亨廷顿看来，哪怕

将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后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比重很小，只要绝大部分美

国人认同盎格鲁—新教文化，美国就能够长久地保持其为美国。而一旦这种认

同不复存在，如他所担心的，“美国将有两种文化 （盎格鲁和拉美）和两种语言

（英语和西班牙语）……难于保持文化和政治上的完整”①。但是在美国人口结构

的变化和社会不平等性加剧二者相结合的作用之下，这种文化和政治上的完整

性正在受到冲击，社会处于各种冲突与分裂之中。

第一，族群结构多样化所形成的 “反移民”思潮。移民被称为美国经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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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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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 “活化剂”、有利于推动美国经济繁荣，但其占人口比重变化和构成变化

等，将不可避免地给美国本土文化和心理带来冲击，使得移民问题成为美国社

会与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一些反移民主义者担心，２０世纪末以来大量进入的

新移民将造成未来美国 “语言和精神上的分裂”，①并进而对以盎格鲁—新教文化

为核心的美国传统文化认同产生冲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 “土生”美国人因

种族和族群不同而生育率存在巨大差异，在低生育率惯性的推动下欧洲裔白人

占人口多数的主导地位将在２１世纪中叶消失。与族群结构多样化同时存在的是

美国文化多元主义者把持着 “政治正确”话语权，西班牙语等日益成为美国的

常用语言，数百万非法移民被特赦，拉美裔美国人在大选和地方性选举中的重

要性也日益凸显……从不同侧面似乎在佐证美国 “语言和精神上的分裂”。反过

来，这种分裂的可能性引发了美国保守社会力量的 “反移民”思潮，其背后的

深层次问题是如何界定特朗普在２０１６年大选中强调的 “真正的美国人”的范

畴———不仅是 “反移民”，而且是 “反文化多元主义”，构成了右翼保守主义和

左翼文化多元主义之间冲突的社会基础。

第二，家庭形态多元化所导致的针对政府社会福利开支的社会对立加剧。

美国的单亲家庭和贫困儿童的比例居高不下，其结果是通过卫生保健、住房、

营养和儿童保健等所提供的非现金援助以及税收优惠等提供的现金援助越来越

成为 “刚性”需求；而为了保持美国的长期竞争力，需要用教育和培训来帮助

单亲父母和年轻人更加自给自足、帮助儿童获得必要的教育等，也增强了美国

各级政府教育支出的 “刚性”。然而，针对日益 “刚性”的社会福利开支，美国

社会的对立情绪在加重：一方面，大量少数族裔和移民要求保持甚至增加社会

福利与放宽移民政策；另一方面，如霍克希尔德所发现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工

人们辛勤工作，却面临随着年龄增长、收入不断下降的窘境……而且他们越来

越被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的同时，其他人却在 ‘插队’：例如女性、黑人、新移

民、难民等等。”②与长期以来依赖政府救助或慈善救济而生存的黑人与拉美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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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Ｐｅｔｅｒ　Ｄｕｉｇｎａｎ　ａｎｄ　Ｌ．Ｈ．Ｇａｎｎ，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Ｈｏｏｖ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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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ｇｈ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ｅｗ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ｐ．１３１—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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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些遭遇排斥和插队的美国传统白人工人阶级是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支持

群体，他们视因失业或贫穷到不得不依赖政府救济为耻辱。①由于其长期以来基

于主体族裔的优势地位受到冲击，他们对大量少数族裔依赖福利而生存的现状

表示强烈不满，不但加剧了不同种族和族群之间的对立，而且产生了白人社会

内部的分裂情绪。

　　（二）政治对立

第一，各族群分布的地区性差异对美国政治 “红蓝”格局的影响。虽然种

族和族裔的多元性不再局限于大城市和东西海岸地区，美国族群分布和经济发

展的地区差距与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所体现的红州 （共和党领先）和蓝州 （民主党

领先）的分布有着密切关联性。并且，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大选出现了 “乡村白人”

和 “城市少数族裔”相对立的格局，即种族和族裔更多元的都市人口更倾向于

希拉里，而白人聚居区和乡村地区人口更倾向于特朗普，内陆和北部地区以红

州为主、东西两侧海岸线地区以蓝州为主，构成了美国两党政治的区域性分隔

基础。

第二，宗教人口构成多元化对美国 “红蓝”政治格局的影响。美国宗教人

口构成变化既深受美国人口结构多元化的影响，也是自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以来

文化多元主义影响的结果。两党各自宗教色彩的差异性正在扩大，共和党仍以

基督教白人宗教群体为政治基本盘，而民主党力图以文化多元主义来扩大其对

多元宗教群体和多元族裔的影响力，这就进一步使得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和政治

极化呈加剧趋势。

根据２０１６年的人口统计， “千禧一代” （１８—３５岁）的人口数为７　９８０万

人，已经远远超过 “婴儿潮”一代 （５２—７０岁）的人口规模 （７　４１０万人），而

２０１６年美国宗教信仰情况调查显示，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

对 “千禧一代”的影响力式微，他们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这意

味着共和党有 “失去未来”之虞，极大影响着未来的美国政治版图。此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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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ａｍｅｓ　Ｔ．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Ｂｏｓｔｏｎ：Ｈａｒ－
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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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占人口多数的美国基督徒的宗教影响力正呈下降趋势，例如２０１５年６月美国

大法官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对美国传统价值观人群形

成了强烈冲击，认为这不仅破坏了美国的传统家庭价值观、还是对新教教义的

挑战。①

基于现状和未来的双重危机所产生的 “文化不安全感”使美国传统价值观

人群的包容性和吸引力趋于衰减，将愤怒情绪转换为行动的能量迅速聚集，因

此以白人种族主义为代表的一批极右翼力量近年来从边缘走向中心，爆发了与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等左翼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２０１７年的弗吉尼亚骚乱就

是其力证。两党和一些社会团体出于政治利益所需，还会有意鼓吹甚至挑拨种

族矛盾来赢得选票或资源，这将进一步恶化两党之间的对立。

第三，族群结构多样化和社会不平等性恶化对美国政治议题的影响。广义

上的种族隔离并没有消失，因种族问题导致的集中贫困问题在不断恶化却被主

流媒体选择性忽视，种族歧视被视为 “政治不正确”，但无法掩盖事实上的歧视

和社会分化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其结果是２００７年爆发的经济大衰退加剧了

美国的资源稀缺性和分配不公正性，仅仅依靠种族平等的 “政治正确性”共识

已经不足以阻止美国种族冲突再度激化，这种激化本质上是阶层隔离与种族隔

离交替而生的产物。但是，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美国政党的主流意识形

态都会从不同角度出发强调机会平等、淡化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具体表现为

两党政治较量的焦点和各自政治议题的设置。从过去两年的美国政治的具体实

践来看，尽管２０１６年大选凸显了社会底层与统治精英的对立，但是，２０１７年以

来的这种对立迅速被转移：要么以盎格鲁—新教文化认同和多元文化认同冲突

为代表，以某种 “文化内战”的形式体现出来；要么以白人至上主义与 “黑人

的命也是命”运动冲突为代表，即以种族冲突的形式体现出来。二者都在发挥

类似的作用，即掩盖事实上的经济社会不平等之下的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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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ｐ．８０—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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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外交转向

美国的人口结构转型和社会不平等性增强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美国创立和主

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秩序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结果，随

着产业空心化、各地区和各族群发展高度不平衡、贫富悬殊扩大等带来的美国

国内矛盾的恶化，取而代之的是 “去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各种冲突的此起彼

伏。这些浪潮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支持全球化力量和反全球化的孤立

主义、保护主义力量之间的对立。反全球化浪潮构成特朗普 “美国优先”政策

的民意基础，各种形式的冲突构成特朗普努力迎合自己政治基本盘、忽视促进

社会与政治共识形成的社会根源，二者成为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在外交领域进

行转向的共同原因。

第一，从强调全球秩序转向 “美国优先”。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基于其政治

基本盘的利益诉求，特朗普政府强调建设一个以 “美国优先”为原则、即更注

重本国利益的美国，因此不再以全球秩序稳定为重点，而是采用经济民族主义

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呈现出 “内向化”的趋势，例如美国在２０１７年进行

了一系列 “退群”：１月宣布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６月宣布退

出 《巴黎协定》，１０月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１２月宣布不再参与联合国

主导的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制订进程。又如特朗普政府要求重新谈判美加

墨自贸区协定，以及美韩、美欧、美中等双边贸易安排等。

第二，从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并主导全球秩序的定位转向 “全球公共产品

供应商”的定位。基于这种定位转变，特朗普政府的构想是要求盟友承担更多

成本、世界各国向美国 “购买”公共产品，被变相 “输血”的美国因此能够

“再次强大”并保持主导世界的能力。但这种新的定位改变了美国与欧洲、日

本、韩国和印度等地区或国家的现有关系、特别是安全利益模式，例如 “印太

战略”事实上会增强以日本、印度为代表的周边国家遏制中国的意愿和能力。

四、结　　论

美国的人口构成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美国的人口社会结构处于历

史性的转折期。与此同时，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的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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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低于４０年前的水平，而占据顶层的美国人的财富和收入均在不断膨胀。中产

阶级空心化所体现出来的不平等现象加剧，既摧毁了人们对于实现合理程度的

机会均等的希望，也加固了美国政治权力运行中实际存在的因资本权力差异而

产生的权利不平等性，社会幸福感的降低远远超出了常规国内生产总值标准所

体现的程度。这种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社会不平等性加剧等相结合，形成

了越来越难以逾越的阶层之间的机会鸿沟———这种机会鸿沟导致机会平等原则

丧失其现实土壤，不仅导致美国的社会分裂日益加剧，也在破坏政治平等，①不

但使美国的政治对立不断恶化，也因此影响着美国外交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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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第２６８页。



美国问题研究 Ｆｕｄ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１

Ｌｏｃａｌｉｓｍ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Ｗａｎｇ　Ｃｏｎｇｙｕ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ａ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ｏｖｉｃｅ　ｄｅｆｅａｔｅｄ　Ｈｉ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ｕｌｔ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ｉｓ　ｓｅｅ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ｗａｙ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ｉ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ｓ　ｔｏ

ｕｎｖｅｉｌ　ｔｈｏ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ｎ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ｏｓ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ｉ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ａｋｅ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ｈｉ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ｒｙ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ｈｉ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ｔｈｒｅ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ｌｙ：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ｔｕｒｎ　ｏｕｔ　ｔｏ　ｂｅ　ｍｏｒｅ　ｒｉｇｏｒｏｕｓ　ｔｈａ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ｗｉｔｈ　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ｏｕｔｌｏｏｋ．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ｌｙ，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ｒｕｍｐ　ｔｏ　ｐｕｓｈ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ｉｒｄｌ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ｉｓｔ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ｈｅｌｐ　ｔｏ　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　ａ　ｎｅｗ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Ｕ．Ｓ．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ｅ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ｅｉ　Ｎａｎｚｈｉ　Ｃｈａｎｇ　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Ｕ．Ｓ．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ｆａｌｌ，ｔｈｅ　ａｇ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ｏ－ｐａｒｅｎｔ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ｓ　ｉ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８６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ｃｏａｓｔ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ｒａｃｉ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ｉｎｌ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Ｕｐ　ｔｉｌｌ　ｎｏｗ，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ｈａｓ　ｎｏ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ｌａｂｏｒ－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ｒａ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ｗｏｒｓｅｎ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ｗｈｏ　ｌｉｖｅ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ｓ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ｓｅｎ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Ｕ．Ｓ．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ｉ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Ｕ．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Ｕ．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ｏｎａｌｄ　Ｊ．Ｔｒｕｍｐ＇ｓ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　Ｘｕ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ｕｍｐ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ｒｅ　ｔｏ　ｐｌａｃ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ａｗｓ　ｏｎ

ＷＴＯ　ｒｕｌｅｓ，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ｇａｉｎ

ｍｏ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　ｆｏｒ　Ｕ．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Ｔｒｕｍｐ　ｍａｄｅ　ａ　ｌｏ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ｍａｒｋｓ，ｗｈｉｃｈ　ｕｐ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ｒｅ　ｉｎ　ｆａｃ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ｒｕｍｐ　ｉｓ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ｔｉｔ　ｆｏｒ　ｔａｔ”ｔａｃｔｉｃｓ，ａｎｄ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Ｔｒｕｍｐ＇ｓ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ａｙ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ｗｈｉｃｈ　ｅａｒｎｓ　ｈｉｍ　ｅｘｔｒ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ｓ．Ｔｈｏｕｇｈ

ｈｉｓ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ｅｅｓ　ｕｐ　ｍｏ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Ｕ．Ｓ．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Ｕ．Ｓ．－ｍａｄ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ｔ　ｗｉｌｌ　ｄｉｓｔｏｒ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ａｎｄ　ｎｅｇｔｉｖｅ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ｏｎａｌｄ　Ｊ．Ｔｒｕｍｐ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Ｕ．Ｓ．Ｔｒａｄｅ

９６２


